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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收缩视角下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特征及类型划分
——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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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应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乡村人口收缩的现实，苏南地区提出了一系列引导乡村空间

收缩发展的政策。以常熟市为例，基于2005年和2017年乡村人口统计数据和农村居民点矢量

数据，定量分析县、镇、村不同尺度下乡村人居空间变迁特征及差异并进行了类型划分。研究

发现，常熟市乡村人居空间利用集而不约；乡村人居活动和乡村人居空间的变化特征存在不同

尺度的差异性；镇域层面人居空间变化存在城镇化主导型、产业主导型、交通主导型、产业-交
通复合主导型、政策主导型等五种类型；城镇化、产业、交通和政策是引起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的

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论可以从精明收缩视角为苏南地区乡村人居空间的转型发展提供理

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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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加之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乡村在经
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经历剧烈重构[1-3]，面临衰退与多元发展[2,4]，中国乡村所受影响主
要体现在乡村人口外流导致的乡村空心化、老龄化、抛荒化等[5,6]。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城乡差异、乡村转型发展态势明显[7,8]，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乡村发展已
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 [9,10]。此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提出，
2020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 60%和 45%，随着城镇化率持续提升，
乡村常住人口和乡村人居空间需求在未来会持续减少[11]，乡村收缩是必然趋势[12-14]，注定
要有一部分农村居民点会衰落乃至消失[15]。然而，现阶段的乡村收缩是不精明、不正常
的[16]。据统计，中国乡村常住人口以每年1.6%的速度减少，而宅基地却以每年1%的速度
增加[17]。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省，通过推行“三集中”等政策为乡村精明收缩
发展提供引导，却仍陷于“人缩地扩”的困境[18]。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科
学应对乡村人口减少的现实，满足乡村空间的发展诉求，借助乡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
缩”来实现乡村发展的“精明增长”，亟需精明收缩理论提供指导。

“精明收缩”（smart decline）是由西方国家为应对城市衰退所致的人口流失和经济落
后而提出的一种规划管理策略[19]，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无法根本解决城市既有问题及新
生问题（如绅士化）的情况下应运而生，被定义为“更少的规划——更少的人、更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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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更少的土地利用”（planning for less: fewer people, fewer buildings, fewer land us-
es） [20]，但并非完全否定增长主义，而是强调直面城市衰退问题，形成从追求经济增速
到完善生活品质的理念转变[21-23]。不同于发达国家成熟的城市化、工业化水平，除少数资
源型城市、工业型城市外，精明收缩概念尚不普适于中国城镇发展，但该概念的诞生背
景与中国乡村“人缩地扩”的现状十分相似，可与国内乡村研究构成联系[11]。因此，国
内学者在梳理、总结和评述国外具体案例[24-26]基础上，探索性地将其引入到乡村人居空间
研究[11]，从国家[27]、区域[14]和城市[28]以及社区[29]等多个层面，对乡村人居空间的收缩趋
势、演变特征进行量化分析，认为乡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是指“在乡村人口和劳
动力实质性减少、乡村生产组织方式相应改变的条件下，实现乡村人居资源合理退出和
优化重组”[11]，并探讨了其规划策略与优化模式[30,31]，但在具体区域的实践极少[32]，仅限
于理论研究。可见，国内相关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尤其缺乏对于乡村人居空间收缩的
影响因素、类型划分和动力机制的研究，且较少涉及一定时空背景下城、镇、村人居空
间变迁态势的对比分析，开展多尺度乡村人居空间变迁态势、类型格局、影响因素等问
题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苏南地区作为率先践行乡村建设相关政策的区域之一，其乡村人居空间的发展演变
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多样性[33]，其发展经验可为国内其他乡村地区的空间转型发展提供
经验借鉴及参考依据。基于此，本文选择经历多次乡村发展变革的常熟市为研究区，探
索其乡村人居空间变迁态势，定量分析县、镇、村不同尺度下乡村人居活动和乡村人居
空间的变化趋势和分布特征，进而识别判读其乡镇变化类型，并从宏观层面提炼引起乡
村人居空间变化的驱动因素，完善乡村精明收缩的理论体系，以印证乡村空间“收缩
型”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寻求乡村空间转型发展的特有路径及其规划应对、协调乡村人
地关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2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常熟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北凭长江，属江苏省苏州市下辖县级市（图1），土地

总面积 1276.32 km2，其中农用地占 46.94%，建设用地占 31.17%。2017年末，户籍人口
106.91万人，常住人口 151.61万人，城镇化率为 68.23%。常熟市GDP近 5年稳中有进，
年均增长7.68%，三次产业占GDP的比例为1.85∶51.14∶47.01。

改革开放以后，苏南乡村经历了由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苏南模式”向以外向型园
区为载体的“新苏南模式”的转变[14]，2005年起“三集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

“三优三保”①等政策的大力实施，加快了城乡一体化建设，有效促进了工业、农业及居

住空间的逐步聚集[34]，推动了苏南乡村空间的分化发展。据统计②，2005—2017年常熟市

的行政村数量由 228 个减至 215 个，减少了 5.70%，乡村人口数量由 81.92 万减至 57.08
万，减少了30.32%，但其逐年升高的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却反映出其土地利用并未
走向真正的集约化。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2005年起苏南地区相关农村土地政策取向转变、市场化程度加深[14]等一系列原

① 2013年，苏州市创新性地提出“三优三保”工作设想，即优化建设用地空间布局保障发展，优化农业用地结

构布局保护耕地，优化镇村居住用地布局保护权益，以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构建全市国土治理大格局。

② 数据来源于2006—2018年版《苏州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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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乡村人居空间加速转型重构，目前可获取的最新数据截止到2017年底，故本文选
择 2005—2017年作为研究时段。采用 2005年和 2017年的常熟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比
例尺为1∶50000），县域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06—2018年版《苏州统计年鉴》，镇域
和村域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常熟统计年鉴（2006）》和《常熟年鉴（2018）》。另
外，需要说明的是，2017年末，常熟市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撤销虞山镇，设立虞山、常
福、莫城、琴川4个街道，现辖8个镇，但2005年常熟市辖10个镇。为保证研究的统一
性，本文仍以2005年的常熟市行政区划为准，相关人口数据依据对应的行政区划进行了
归类。

首先，判别农村居民点用地。由于常熟市2005年和2017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分别采
用《全国土地分类（试行）》和《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标准，两种分类
体系的地类划分存在差异，为减少对本文地类提取的影响，根据研究需要，综合考虑土
地用途、景观特征等因素，对各地类进行重新拆分和归并（表 1）。将研究区域分为 10
类，分别为耕地（01）、园地（02）、林地（03）、草地（04）、交通运输用地（10）、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11）、其他用地（12）、城镇用地（20A）、农村居民点用地（20B）、其
他建设用地（20C）。通过ArcGIS提取农村居民点用地（20B）的图斑，得到研究区域农
村居民点分布情况（图2）。

其次，人口信息空间化。将常熟县域空间分为镇域和村域，以提取的农村居民点图
斑为基础，结合统计年鉴中镇级、村级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尽可能使镇域和村域的划定
与指标基本单元保持一致，使镇域和村域的空间信息和指标信息一一对应。又因为2003
年户籍改革以后，不再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本文选择统计年鉴中的户籍人口数据
作为研究基础。

最后，构建分析指标。引入人居活动变化率、人居空间变化率和人居空间变迁弹性
系数[27]，分别用于分析人口规模变动、用地空间变动和村庄变化趋势。计算方法为：

Rat =
Qat -Qat0

Qat0

（1）

Rst =
Qst -Qst0

Qst0

（2）

图1 常熟市区位图
Fig. 1 Location of Changsh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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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
Rst

Rat

（3）

式中：Qat为考察期期末的人口数量；Qat0为考察期期初的人口数量；Rat为人居活动变化

表1 土地利用分类转换关系表
Tab. 1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conversion relation

全国土地分类（试行）国土资发[2001]255号

11

12

13

15

26

27

32

31

20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
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利设施
用地

其他土地

未利用土
地

居民点及
独立工矿
用地

111

112

113

115

114

121

123

122

125

131

153

154

155

156

151

152

158

157

261

262

264

265

272

321

322

323

324

311

317

316

201

202

203

204

206

灌溉水田

望天田

水浇地

菜地

旱地

果园

茶园

桑园

其他园地

有林地

农村道路

坑塘水面

养殖水面

农田水利用地

畜禽饲养地

设施农业用地

晒谷场等用地

田坎

铁路用地

公路用地

港口码头用地

管道运输用地

水工建筑用地

河流水面

湖泊水面

苇地

滩涂

荒草地

其他未利用土地

裸岩沙砾地

城市

建制镇

农村居民点

独立工矿

特殊用地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

01

02

03

10

11

12

10

11

04

12

20

耕地

园地

林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其他用地

交通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草地

其他用地

城镇村及工矿
用地

011

012

013

021

022

023

031

104

114

117

122

123

101

102

106

107

118

111

112

116

043

127

201

202

203

204

205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果园

茶园

其他园地

有林地

农村道路

坑塘水面

沟渠

设施农用地

田坎

铁路用地

公路用地

港口码头用地

管道运输用地

水工建筑物用地

河流水面

湖泊水面

内陆滩涂

其他草地

裸地

城市

建制镇

村庄

采矿用地

风景名胜及
特殊用地

本文分类

01

02

03

10

11

12

10

11

04

12

20A

20B

20C

耕地

园地

林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其他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草地

其他用地

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点用
地
其他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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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Qst 为考察期期末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

Qst0为考察期期初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Rst为

人居空间变化率；It为人居空间变迁弹性系数。图

3中，根据Rat和Rst的正负及 It的大小，将人居空

间的变化界定为膨胀、蔓延、稀释、萎缩、收

缩、紧缩等六种类型 [11]。其中区间 1表示人居活

动与人居空间都在增长，区间 1-1表示人居活动

增长更快，人居空间表现为缓慢膨胀；区间 1-2

表示人居空间增长更快，人居空间表现为粗放蔓

延。区间 2 表示人居空间增加，人居活动减少，

人居空间表现为稀释。区间 3表示人居活动与人

居空间都在减少，区间 3-1表示人居空间减少慢

而人居活动减少快，表现为萎缩；区间 3-2表示

人居活动减少慢而人居空间减少快，表现为收缩。区间4表示人居活动增加而人居空间

减少，表现为紧缩。萎缩、稀释、蔓延这 3种状态可以归为粗放变化态势。

3 乡村人居空间变化总体特征分析

3.1 县域尺度乡村人居空间变化总体特征
3.1.1 人缩地扩，集而不约 2005—2017 年间，常熟市乡村人口的收缩趋势愈加明显

（Rat=-30.32%），但农村居民点用地总规模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均呈不断扩张的趋

势 （Rst=59.63%），说明其乡村人居活动减少的同时，乡村人居空间并没有随之退出

（It=-1.97），乡村开始缺失活力，表现为稀释状态，人地变化关系失调。具体而言，常熟

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由 12831.03 hm2增至 20481.74 hm2，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由

156.63 m2/人增至 358.83 m2/人，远超《村镇规划标准》规定的 150 m2/人的标准。虽然

2004年以来苏南地区实施了一系列土地政策，为农村居民点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布局

提供了有利契机，但其规模和总量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整体向外蔓延、集而不约，当前

政策引导乡村空间集约化发展与利用的效果不尽人意，迫切需要实现乡村的“精明收缩”。

3.1.2 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非农化趋势明显 利用ArcGIS对常熟市2005年和2017年的土

图2 常熟市农村居民点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Changshu city

图3 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的六种类型
Fig. 3 Six type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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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现状图进行融合和叠置分析，
并利用数据透视表得出本时段内农村
居民点用地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然
后通过RStudio运行Circlize绘图扩展
包，读取转移矩阵所在数据表，轮询
矩阵中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其他地类间
的转移变化，生成对应的节点数据，
连接各节点，按各地类顺序绘制得出
图 4。可见，常熟市农村居民点用地
转入量 8673.66 hm2，主要来源为耕
地 （49.75% ）、 其 他 建 设 用 地
（35.28%） 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1.55%）；其转出量 1022.95 hm2，
主要去向为耕地（73.48%）、城镇用
地 （10.54% ） 和 交 通 运 输 用 地
（7.96%）。常熟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的
扩张以加速非农化为代价，大量农用
地转换为建设用地，新增农村居民点
所占用的耕地面积远大于复垦所得耕
地面积，二者相差 3562.87 hm2，且
被占耕地以旱地、水田和水浇地为主，却以旱地补之，不利于耕地复垦，自然水域也因
旅游开发被不断侵占，土地资源利用及管理不够合理。
3.1.3 农村居民点“南-西南向”扩张 2005—2017 年，常熟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以
637.56 hm2/年的速度扩张（图 5）。为分析常熟市农村居民点的用地扩张空间分异特征，
采用象限分位法，直观展示其在空间方向上的变化（图 6），考虑到城市在演化发展中，
易受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发生空间重心偏移，在实际应用中难以择优求解[35]，
故本文选取常熟市的几何中心点作为象限坐标轴原点，以避免上述情况所致的计算误
差。图6中半径长度表示扩张面积，弧度表示扩张强度。本时段内常熟市农村居民点在

图4 常熟市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转移情况
Fig. 4 Land use transfer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Changshu city

图5 常熟市农村居民点象限划分
Fig. 5 Quadrant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Changshu city

图6 常熟市农村居民点变化方向
Fig. 6 Direc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hange

in Changsh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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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空间方位均有所扩张，但扩张程度不同，在南-西南方向的扩张强度最大，达到
0.73%，其次为西南-西和东南-南方向，扩张强度分别为0.60%和0.59%，说明常熟市农
村居民点以南部和西南部方向扩张为主，东南部和西部方向扩张为次，北部扩张最末。
3.2 镇域尺度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特征
3.2.1 人居活动扩张为主，兼有收缩 2005年以来，常熟市镇域的乡村人居活动以扩张为
主（图 7），扩张的 9 个镇 Rat平均为 10.30%，仅有董浜镇表现为人居活动收缩的状态
（Rat=-4.67%）。如碧溪镇，自其2010年由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为促进企业效益最大化，乡镇企业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发展模式转
变为向开发区集中的发展模式[34]，直接导致资金、人口等生产要素向当地聚集，与此同
时当地村镇建设工作全面推进，吸引外来就业人口落户发达村镇，进一步促使其乡村人
居活动扩张，碧溪镇 Rat达 21.49%，是常熟市乡村人居活动增值最大的镇。又如董浜
镇，通过《董浜镇总体规划（2010—2030）修改》升级改造镇区边缘的老生活片区，逐
步置换城镇周边的农村居民点，辅以路网改善和公共设施优化，有效引导乡村人口、用
地向城镇集中，使当地乡村人居活动收缩，成为常熟市唯一乡村人居活动收缩的镇。
3.2.2 人居空间大幅扩张 本时段内，常熟市各镇的乡村人居空间均有所增加（图 8），
其中Rst在 50%以上的镇过半，沙
家浜镇增量最多 （达 110.31%），
其次为碧溪镇、古里镇、尚湖镇
和虞山镇。以沙家浜镇为例，随
着镇域内常昆工业园和芦苇荡风
景区的发展，现已形成二三产业
基本持平的产业结构状况，当地
政府对工业园及风景区开发工作
的重视对当地乡村人居空间变化
产生重大影响，大量村庄因景区
建设而被征收拆迁，农村居民点
转变为建设用地，村民向工业社
区集中居住，农用地被工业社区
建设所占用，导致乡村人居空间
剧烈变动，成为常熟市乡村人居
空间增幅最高的镇。整体而言，
常熟市各镇的农村居民点在相关
政策规划的引导下，逐步实现集
中布局，但规模控制依旧不足。
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文
化、制度管理等各种因素，该状
态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所延
续，实现乡村人居空间集约化发
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2.3 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加速非

农化共性显著 常熟市各镇农村
居民点用地的转入量均大于转出

图8 常熟市镇域乡村人居空间变化图
Fig. 8 Change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on town scale of

Changshu city

图7 常熟市镇域乡村人居活动变化图
Fig. 7 Change of rural human activity on town scale of Changsh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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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且镇域农村居民点转换情况与县域十分相似，具体而言（图9），除董浜镇农村居民
点用地由耕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城镇用地转入外，其余各镇均由耕地、其他建设用地和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转入。相比之下去向多样，主要转出至耕地、城镇用地、交通运输
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园地等，其中碧溪镇、董浜镇、古里镇、梅李镇和虞山镇
的农村居民点主要转出至耕地、城镇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海虞镇、尚湖镇和辛庄镇则
主要转出至耕地、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支塘镇则转出至耕地、城镇用
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沙家浜镇则转出至耕地、城镇用地和园地。以古里镇为例，
受益于境内苏嘉杭高速公路、204 国道等交通走廊以及城区与乡镇级公路网的快速建
设，其道路结构体系逐渐完善，交通优势日益显现，增强区域联系的同时提高了镇村可
达性，一方面在建设过程中拆除道路附近农村居民点，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乡村人居空
间，另一方面也促使村民不断向交通便捷的村庄聚集，压缩农田换取建设用地扩张。可
见常熟市镇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加速非农化特征同样体现了当地乡村人居空间集而
不约的现实情况。
3.2.4 人居空间变迁弹性系数蔓延为主，兼有稀释 通过计算各镇人居空间变迁弹性系数
（图10），可见镇域仅有蔓延和稀释两种状态，除董浜镇为稀释状态外，其余各镇均为蔓
延状态，虽然各镇的人居活动变化相对不同，但在人居空间上却均为扩张状态，人居空
间变化明显一致强于人居活动变化，乡村活力不足，空间使用效率低下。尽管2004年苏
南地区“三集中”政策的出台使得常熟市批量建设工业园区和新型社区，通过工业用地
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相互置换，逐步形成了工业、农业、人居空间三者相互分离、各自

图9 常熟市镇域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转移情况
Fig. 9 Land use transfer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on town scale of Changsh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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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分布的局面，但在近年来常
熟市打造全域旅游发展的推波助
澜下，当前土地开发强度日趋瓶
颈[36]，加之农村公路县道改建、公
路乡村道联通，为配合交通设施
建设，当地农村居民点屡遭变
动，外延扩张有余而内涵提升不
足，随着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聚
集，常熟市乡村人地变化关系有
待进一步突破。
3.3 典型村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特征

由于常熟市 2017 年末行政区
划调整变动较大，基于土地数据
和社会经济数据的可获取性，为
保证村域的空间信息和指标信息
的对应性，本文从现有行政区划

图的224个行政村中选取空间信息和指标信息完整的215个行政村③作为研究对象，数据

缺失或不对等的区域为虞山镇昆承村、海虞镇东戴坝村、碧溪镇东江村、碧溪镇福兴
村、碧溪镇泗湖村、碧溪镇马桥村、碧溪镇万福村、碧溪镇中南村、支塘镇阳桥村。
3.3.1 人居活动扩张和收缩并存，变化程度剧烈 常熟市村域尺度同样存在人口收缩的情
况（占比11.63%），Rat平均为-14.41%，其中约有1/3的村庄收缩强度甚至大于15%，主
要分布在城镇建成区周边区域及镇域边缘地带（图11），其余村庄人口增长幅度有所起伏
但较为稳定，Rat平均为 18.47%。说明常熟市镇村的人居活动具有收缩和扩张并存的特
征，且变化程度不同，存在尺度差异，镇域尺度人居活动变化程度明显不如村域剧烈。
原因在于镇域尺度结果是其所辖各村级单元结果加和而成（数据缺失部分村域除外），各
村级单元数据在加和过程中相互抵消，导致乡村人口流出的数量和强度随着研究尺度的
放大而相应减弱，人居活动收缩的发生概率也会变小。因此在镇域内，通过行政手段强
化资源要素分配能力、提高公共
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从而对区
域竞争力提高的作用也会更显
著。然而，一旦把行政手段的作
用尺度缩小至村庄或社区的层
面，其相关细节也会随之模糊，
对各种资源的拥有程度和支配能
力也十分有限，竞争力明显削
弱，难以留住人才，使得人口流
向更为发达的城镇，导致乡村人
口的收缩相对剧烈。此外，人居
活动收缩的村庄（如碧溪镇小市
村、新闸村）的地理区位一般相

③ 其中，有虞山镇青龙社区、虞山镇环湖社区、虞山镇花溪社区、虞山镇庞浜社区、古里镇小康社区、古里镇

紫芙社区、古里镇淼泉居委会为社区（居委会），但由于土地地类仍为“203农村居民点”，故也纳入研究范围。

图11 常熟市典型村乡村人居活动变化图
Fig. 11 Change of rural human activity in typical villages of Changshu city

图10 常熟市镇域乡村人居空间变迁弹性系数图
Fig. 10 Resilience coefficient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change on

town scale of Changsh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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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劣势，受到城镇对其资金、人口等要素的强烈汲取，且城镇的辐射作用相对有限，难
以惠及偏远地区。人居活动扩张的村庄（如碧溪镇浒东村）则受惠于当地优势产业建设
与经济发展水平，随着收入增加，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也得以提高，吸引当地村民返乡
置业。
3.3.2 人居空间同步扩张，偶有收缩 常熟市村域人居空间以扩张为主（占比 90.23%），
增幅较大（Rst≥45%）的村庄密集分布于各城镇的建成区，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图
12），增幅一般（Rst<45%）的村庄则主要在镇域偏远地区或城镇建成区的外围，而人居
空间收缩（Rst平均为-22.77%）的村庄布局分散、位置各异。可见常熟市镇村的人居空
间呈同步扩张的特征，村域偶有收缩且收缩强度一般。人居空间扩张明显的村庄一方面
由于大量农村宅基地被闲置，土地流转存在一定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化的吸引，外
来务工人群的住房需求大，促使乡村人居空间无序蔓延，尤其是分布在碧溪镇沿江开发
区的村庄，其人居空间的扩张与当地产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依托于滨江工业集中化，
不断吸引外资企业落户，周边乡镇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乡村人居空间扩张明显。而人居
空间扩张一般的村庄虽然通过
土地政策在当地形成农村居民
点集中布局的现状，但仍存在
大量空闲宅基地和闲置用地。
人居空间收缩的村庄则分别分
布在风景区（如沙家浜镇红石
村）、交通干线 （如古里镇李
市村）及工业区（如碧溪镇新
闸村）附近，主要是景区集中
打造、交通枢纽建设和工业园
区扩张三方面因素所致，大量
农村居民点被拆除迁移、集中
安置。
3.3.3 人居空间变迁弹性系数

分化明显，多种状态并存 常
熟市村域人居空间变迁弹性系
数以蔓延状态（69.30%）为主
（图 13），兼有膨胀（10.70%）、
稀 释 （10.23% ） 、 紧 缩
（8.37%）、收缩（0.93%）、萎缩
（0.47%）多种状态。可见常熟
市镇村的人居空间变迁弹性系
数有所区别，镇域表现为人地
变化不相协调的状态，而村域
存在人地变化趋于协调的良性
状态。具体而言，梅李镇、支
塘镇、虞山镇的村庄以蔓延膨
胀为主，稀释状态的村庄围绕
城镇建成区分布，少数紧缩状

图12 常熟市典型村乡村人居空间变化图
Fig. 12 Change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in typical villages of

Changshu city

图13 常熟市典型村乡村人居空间变迁弹性系数图
Fig. 13 Resilience coefficient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change

in typical villages of Changsh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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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村庄坐落于镇域边界的工业园区旁；碧溪镇和沙家浜镇以蔓延或膨胀为主，其余状
态的村庄沿工业园区和风景区分布；古里镇和董浜镇以蔓延和稀释为主，萎缩或紧缩状
态的村庄沿交通干线分布；海虞镇以蔓延稀释为主，膨胀紧缩状态的村庄沿工业园区和
交通干线分布；尚湖镇和辛庄镇以蔓延为主，膨胀状态的村庄穿插于城镇建成区和工业
园区附近。这种蔓延为主，多种状态并存的现象并非偶然，既有来自国家、区域和省市
级土地政策的引导，也有自身内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催生，是多种驱动因素相互作用
循环反馈的结果。

4 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的类型划分及驱动因素

4.1 乡镇类型划分
根据常熟市镇村人居空间变迁弹性系数，显然其乡村人居空间发生分化发展，结合

实际情况，按不同的主导因素，以镇域为基本单元，依照各镇域内某些村域的特殊效应
进行选择（其特殊村庄数量在镇域内所占比率为30%以内），将常熟市各乡镇具体分为以
下五种变化类型（表2）。

类型 I城镇化主导型：以梅李镇、支塘镇和虞山镇为代表，主要特征为人居活动与人
居空间变化不相匹配，人缩地扩。由于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但苏
南地区典型的“离土不离乡”的就业和生活特征，造成农村宅基地空置等问题，且大量
外来人口聚集在城郊地区，住房需求旺盛。在上述双重影响下，城镇近郊地区的农村居
民点用地总量不断增加，引发人居空间不断蔓延的局面。此外，镇域边界为集中安置工
业企业而建立的工业园区，更促使外来务工人员向城郊廉租房聚集，长此以往对人居空
间集约利用产生负面影响。

表2 常熟市乡村人居空间收缩类型
Tab. 2 Shrinkage type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in Changshu city

镇域状态

蔓延

蔓延

蔓延

蔓延

蔓延

蔓延

稀释

蔓延

蔓延

蔓延

村域状态

蔓延膨胀为主
稀释分散其中(城镇建成区周围)

蔓延膨胀为主
稀释分散其中(城镇建成区周围)

蔓延膨胀为主
稀释分散其中(城镇建成区周围)
偶有紧缩(沿工业园区)

膨胀为主，蔓延稀释分散其中
偶有收缩紧缩(沿工业园区)

蔓延为主，稀释分散其中
偶有紧缩(沿风景区)

蔓延稀释为主
偶有紧缩(沿交通干线)

蔓延稀释为主
偶有萎缩紧缩(沿交通干线)

蔓延稀释为主
偶有膨胀紧缩(沿工业园区、交通干线)

蔓延为主
偶有膨胀(沿城镇建成区、工业园区)

蔓延为主
偶有膨胀(沿城镇建成区、工业园区)

所属镇

梅李镇

支塘镇

虞山镇

碧溪镇

沙家
浜镇

古里镇

董浜镇

海虞镇

尚湖镇

辛庄镇

类型

I城镇化

II产业

III交通

IV产业-交通

V政策

特征(人居活动，人居空间)

(↓,↑)

(↓,↓)或(↑,↓)

(↑,↓)

(↑,↓)

(↑,↑)或(↑,↓)

(↑,↑)

影响因素

用地总量

资源要素

居民点功能

设施配置

资源要素
设施配置

用地效益

949



地 理 研 究 39卷

类型 II产业主导型：具体可分成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以碧溪镇为代表的工业产业主
导型的收缩模式，主要特征为人居活动变化显著于人居空间变化。由于常熟市乡镇企业
改制及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碧溪镇作为常熟市经济开发区所在地，加之“三集中”政
策和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村居民点和工业用地的集中，但对
乡村规划用地指标的过分追求，忽视了村庄发展需求以及村民本身意愿，对农村居民点
的拆建和迁并过于草率，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居活动的载体，故而人居活动所受影响较
大。第二种是以沙家浜镇为代表的旅游业主导型的收缩模式，主要特征为人居活动与人
居空间变化呈集约化态势，人扩地缩。由于当地对乡村旅游价值的发掘，通过规划建设
核心旅游区、合并邻近农村居民点，使得农村居民点的功能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有
效控制村庄建设用地，村庄空间效率提升，村庄重焕活力。

类型 III交通主导型：以古里镇和董浜镇为代表，主要特征为人居活动与人居空间变
化呈集约化态势，人扩地缩。得益于日渐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当地农村居
民点的分布及生产要素的聚集愈发具有明显的设施依附性和交通干道指向性，在政府相
关规划的干预作用下，这种趋向性更为显著，即通过适当兼并部分衰退农村居民点，节
余闲置土地，将其用于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类型 IV 产业-交通复合主导型：以海虞镇为代表，关键在于产业和交通的共同主
导，主要特征为人居活动变化显著于人居空间变化。通过对当地资源要素合理布局和设
施配置有效利用，完善当地区位条件，促进村庄活力提升。2013年，海虞镇获批江苏省
农村信息化应用示范基地，新增大量企业活动为人才引进助力，引进人才亦反作用于当
地产业发展和设施建设，如此往复，不断参与到人地变化的良性循环之中。

类型V政策主导型：以尚湖镇和辛庄镇为代表，主要特征为人居活动与人居空间同
时增长，且人居活动更为显著。由于“三集中”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
施，通过企业进园区、农民进社区、农业规模化的手段，在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的前提
下，提高农村居民点使用效率，促进城乡一体化。尚湖镇国营水产养殖场和辛庄镇南湖
农场的设立，促进了农田连片经营，通过搬迁农村居民点向城镇集中、退耕还田和土地
复垦等措施，避免土地浪费，实现了当地乡村人居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
4.2 驱动因素

通过分析常熟市乡村人居空间的不同乡镇类型的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可从宏观层
面将驱动人居空间变化的要素归纳为城镇化、产业、交通和政策4个方面（图14）。

首先，通过城镇化的带动，在外来人口增长和非农人口减少的双重作用下，致使近
郊村庄的住房需求激增，无序建新且疏于拆旧，一户多房以及宅基地空置、废弃现象屡
见不鲜，住宅利用效率堪忧，建设用地隐形浪费，乡村人居空间并未随乡村人居活动的
收缩而逐步退出、合理重组，农村居民点总量持续上升。

其次，通过工业化的催生，在市场需求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推进下，苏南乡村由
传统工业依托于村集体的内生发展模式转为以园区建设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主的外生
发展模式，通过农村居民点向社区集中、乡镇企业向园区集中促使人居空间重新布局，
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作用于乡村人居空间的收缩发展。近年来，常熟市积极探索“旅游+”
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使得人居空间逐渐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向观光旅游、休闲娱乐
等多功能方向组合发展，通过适度改造农村居民点，保护保留乡村特色资源，农村居民
点功能得以充实丰富，创造乡村新活力，间接提升人居活动。

第三，交通建设对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且乡村人口流失致使原
有设施用之甚少，资源浪费严重，村庄公共服务辐射范围和质量备受压制，进而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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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空间利用效率。常熟市通过道路体系建设及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将部分地理区位闭塞
的村庄集体迁并，借助新建农村居民点来实现农村人口聚集、设施配置激活，提升基础
设施的利用效率，使村民享受更完善的生活环境和公共环境，激发人居活动活跃度。

第四，相关土地政策亦推动了乡村人居空间变化，如“三集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和“三优三保”等政策的相继提出恰恰体现了苏南地区针对土地管理不断完善的
过程[14]，即通过对存量土地的综合整治，强化相关部门监管力度，推进土地整理、土地
复垦、土地开发项目建设进程，以提高存量土地的用地效益，实现土地有序流转，人地
协调发展。

可见，上述四种交叉影响且相互联结的驱动因素，在不同作用中介的综合响应和动
态变化下，各个环节和因素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差异，导致作用过程产生偏差，使
得常熟市乡村人居空间发生分化发展，分化产生的不同作用结果反馈回动力产生源，如
此循环反复，在传输体系中相互博弈且不断调整，形成环环相扣的闭环效果。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精明收缩的研究视角，借助ArcGIS空间分析的相关方法，从人口规模、农

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内部结构及扩张方向4个方面入手，分别在县、镇、村尺度上定量
描述了常熟市乡村人居空间变迁态势及其特征异同，探究了常熟市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的
不同乡镇类型及其宏观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常熟市乡村人地变化关系失调，整体人缩地扩，空间集而不约。在其乡村人居
活动快速减少的过程中，现行相关土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并促进了乡村人居空间的
集中布局，但仍外延扩张有余而内涵提升不足，人地变化关系失调，成为实现乡村精明
收缩发展的重难点。

（2）常熟市乡村人居活动和乡村人居空间的变化特征存在尺度差异性，且村域比镇

图14 乡村人居空间变化驱动因素
Fig. 14 Driving factor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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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变化特征更为分化，变化程度更为显著，多种状态共存其中，且具有长时间共存的

可能性。原因在于村域的资源拥有程度和支配能力等，与镇域相比十分有限，竞争力不

足，易被城镇吸取资金、人口等要素，且易依赖于无序扩张用地规模以适应快速工业

化、城镇化过程，从而出现变化特征的尺度差异性，这是内在社会、经济条件和外在环

境、政策等多方面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3）常熟市乡村人居空间变化存在五种乡镇类型，由四种宏观驱动因素引起，即城

镇化、产业、交通和政策。以上四种因素共同作用于用地总量、居民点功能、资源要

素、设施配置和用地效益5个方面，形成城镇化主导型、产业主导型、交通主导型、产

业-交通复合主导型、政策主导型五种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的乡镇类型。

5.2 讨论

（1）由于资料收集的局限性，本文采用的是乡村户籍人口数据，对于经济发达地区

的乡村而言，乡村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存在，常住人口的分析可能会更好的揭示相关规律

性，下一步拟开展对比研究。此外，随着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三块地改革”“三

权分置”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新措施的相继出台，未来乡村人居空间集约化发展势在必

行。然而，受各镇村多级利益相关者的牵制，以及村民长期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习

惯、意识形态的“烙印”，乡村人缩地扩的现象可能会继续存在。

（2）尺度对于研究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乡村

人居空间变化不仅由城镇化、产业、交通和政策等宏观因素决定总体方向，随着研究尺

度的不断缩小，部分非普遍存在的驱动因素（如村民行为选择等）亦会逐渐显现，甚至

占据主导地位。故而，如何从微观层面研究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的驱动因素，并将微观层

面与宏观层面的驱动因素相互联系，厘清其耦合关系与协同效应等问题值得后续探讨。

此外，应从多方面综合识别其变化类型和特征，不仅从人口和土地数量变化进行简单度

量，还应覆盖城镇化、产业、交通和政策等多方因素，有助于更好地掌握乡村人居活动

与人居空间的变化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为制定乡村精明收缩发展策略提供理论基础，对

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协调人地变化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中国乡村地区在应对人居活动收缩时，可以借鉴“精明收缩”理论及国外相关

经验，但不能照搬，应将二者有机接轨，将收缩发展纳入乡村研究的新视野，探索中国

乡村振兴之道。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在其乡村收缩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如农村居民

点撤并力度过大，收缩弹性欠缺；农村居民点拆迁成本高，地方政府财政负担重，收缩

动力不足；存量用地产权属性复杂，监管力度仍需提升，整体收缩进程缓慢。为解决上

述问题，须依托精明收缩理论，结合乡村人居空间多尺度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主动探

索乡村空间的优化转型。例如，通过构建现有村庄的发展潜力评价体系，结合村庄自身

特点，辨别村庄发展模式（如扩张、稳定、收缩等），进行因地制宜、自下而上的“个性

化”规划引导，切忌盲目收缩。针对国内当前乡村发展的实际，可采用多元运作筹集建

设资金，即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鼓励通过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农户自筹资金

自主建设，以及引入社会资金合作共建等方式巩固经济保障[32]。也可借鉴国外精明收缩

城市案例，建立类似土地银行等土地管理组织[14]，使其成为村集体和村民的“代理人”，

由村集体和村民对其进行承包地流转委托，协调多方利益关系，行使统一管理、规范流

转、合法经营的权力，以加强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以及土地流转形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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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typ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change from Smart Decline viewpoint:

A case study of Changshu city, Jiangsu province

LI Hongbo1,2, LIU Meidou1, HU Xiaoliang1, CHEN Xiaohua3,4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Jiangsu Cent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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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ontext of rural population contraction caused by
urbaniz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policies guiding rural space
shrinkage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Jiangsu.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data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spatial vector data of rural land use in 2005 and 2017, this paper took Changshu city as the
research area, then carried ou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change in different scales of county, town and village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rural
population siz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s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pansion dire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identified different typ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change. Several conclusions were obtained as follows: (1) On the county scale, the rural human
activity in Changshu was continually shrinking, but the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was
expanding,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 southwest directions. Moreover, rural land use internal
structure was becoming more non-agricultural, and overall state was diluted and extensive. (2)
On the town & village scales,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n different
scales. Specifically, the rural human activity was in both contraction and expansion, and
exhibited differently on different scales, which was more significant on the village scale. (3)
The paper identified five types of changes in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space of Changshu city,
namely, urbanization 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oriented, transportation 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transportation oriented and policy oriented, as well as explored its driving
factors on a macro level. In short, the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change of Changshu city is
driven by four factors containing urbanization,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and policy. Also, this
study could expand the multi-scale analysis method of rural Smart Decline, and even introduce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r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Keywords: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Smart Decline; dynamic change; type classification;
Cha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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